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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江边，抬眼就看见了对岸的“雪山”。
那并不是一座真的雪山，而是“灯光山”。幽蓝、青

绿、绛紫、鹅黄、雪白……一束束光像是从山的身体里
长出来，交流成河，变幻为半坡大雪，映衬着半轮明月
的夜空，深邃里有了轻盈，冥暗中有了旷亮。谁的丹青
妙手写意这样一幅富有变法精神的当代重彩水墨？

山上的灯光投到江面，山体绵延起伏就有了壮观
感。波影摇曳，煌煌烨烨的“水上舞台”开始了夜间演
出。航标船像一页飞起来的纸帆，水波粼粼摆晃，仿佛
是水里所有的事物在摇撼江水，它们的一举一动，与风
声、言语、安静的声音穿插在一起，就有了动的热烈和
静的庄重。水中的光影，空蒙潋滟，让人瞬间迷失，不
知今夕何夕，不知此地何地，不知不觉地“融化”到妙不
可言的夜色之中。

这是在宜昌的夜遇，惊艳之感强烈，久久难以忘
怀。历史造化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源起江河。岸边的
山，水边的石头，是江河最亲近的见证人。无论走在
哪里，都会被江水所吸引、靠近并走向她。宜昌的故
事，是水从夜晚开始讲述的。白天我们沿着江水去
寻访、探察，却在夜晚才真正进入她的内心，一起倾
听、想象、呼吸、交谈、发呆——这座城市在夜晚呈现出
更多面相——清澈、安静、深邃、遐思、宜适。

我是第一次到宜昌，但很早就知道她曾经有个美
妙的名字叫“夷陵”。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读到夷陵，
是湘籍作家刘恪的小说代表作《红帆船》，“开进夷陵
市，峡江被腰斩了”，这正应了地名的来历，“水至此而
夷，山至此而陵”。还有写到抗战年代的街头：“大商行
不挣小钱早早闭门，小摊贩便支着锅灶一溜排出各种
小吃……洒脱的船工踢踢踏踏地在麻石条街搓出一些
困顿与无聊……哼着川鄂流行的民间小调。”三峡门
户，川鄂咽喉，宜昌的地理便利带来的码头文化，世俗
年代的生活物象，烟火气是江雾缭绕中最亮的颜色。

宜昌是她长大后的学名，“宜于昌盛之地”，有了很
多现实的寓意。这样的寓意是有依据的，水就是昌盛
的底气。宜昌是长江中上游分界的标志地，这就让她
又有了特殊的地理意义。人类最早的起源、物质和文
明都是在水流边保存下来的。被发现的十九万年前早
期智人长阳人化石，是古人类于此发祥的史证。青铜
罍、虎钮铜錞于、楚季宝钟，是商周战国留下的物证。
西来东往，时光逡巡，在这里出生的屈原、王昭君、杨守
敬，从这里走过的李白、杜甫、欧阳修，他们在文化时空
中延展，像水波上的皱褶，并不会消失，而是繁殖出更
多的皱褶。岁月变迁，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一
次由东向西转移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大调整，三线工厂
进驻，一座新的移民城市诞生，移动、来往、集散，催生
的是动力、活力、潜力。走进新时代，长江大保护，文明
典范城市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
养、宜学、宜乐……“出圈吸粉”的宜昌，种种美好奔赴
而来。

沿着江岸没有看到地产，看到的是市民公园，是绿
地花树，是风景遐想。立定岸边，水的响动被上下天光
吸纳，向西向东望，水流的上下都是远方，上下都有了
向往，上下都是生生不息的牵挂。于是和这座城市的
拥抱有了真实的感觉，有了记住她的理由。

我喜欢有水的地方，在洞庭湖和长江相夹的湘
北县城里长大的孩子，水是我的少小玩伴，水是我的
青春朋友，水的呼吸是我的呼吸，水的记忆也唤醒了
我的记忆。我在宜昌就仿佛一直被水流拥抱着，耳
畔、眼中、鼻息，都是水的声影和呼吸。她的声影有
飘逸之美，她的呼吸有淋漓之感。我和她共享了飘
逸和淋漓。

因为水，宜昌就有了胸襟，也有了节奏和速度，不
会因一个外人的到来而激荡起紊乱的波纹。一切都是
从容奔赴的。无论是去猇亭公园、长江大保护教育基
地，还是在许家冲、三峡大坝，我从这里的每一处江岸
走近水，就像走近一种神性的所在。身体的每一寸肌
肤，每一个神经元末梢，有了水的温度，有了揭开神秘
前的紧迫与兴奋。还是愿意坐在岸边发呆，愿意被夜
幕笼罩，疲累一天的双脚，脱去鞋袜，随意捡处水边矮
坡，伸进带着初秋凉意的江水中。街头歌手在风吹来
的方向兀自唱着，歌声隐约，袅袅余音随着江水的律
动，掺杂着月夜的气味，舔舐内心的每一处罅隙。同行
的作家徐则臣已经道出共同的心声：“这是一座需要早
到的城市。”没有早到的我们，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
里。宜昌之美，既来自她的白日，是创业、创新和创造，
也来自她的夜晚，是安宁、安静和安心。太多值得的描
述被我有意省略，是期待没来的人亲自寻访。

长江走过那么多的村庄、小镇和城市，宜昌只是其
中之一，却是那个不一样的之一。我又没有“来晚”的
感觉，似乎早就遇见过、相识了，同在水边长大，水流曾
经把她的气息带给过在下游生活的我。她在水中呼喊
的声音早已穿过我的耳朵。水边的故事，有些成了风
来风去风还在的记忆，有些被吟诵成了碑刻，有的变成
游鱼去向了远方。

去远方，带走和留下的都是眷恋。
水是世间最早的道路。宜昌得水之利，每一个山

头、每一处田野，都因水成了出发地。早到或晚来的
人，都认识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人。

两千多年前的他，就是沿着江水，从这里乘船出发
的，过荆州，历江陵，下洞庭，入汨罗江，有顺流逆流，有
瞻望回望。他手捻兰花，两袂翩然，长髯乱发，任江风
拂面，吹冷身体也吹醒性情。有人关切地问过他何时
归来？那是他深爱的国家，走到哪里，身体与内心就牵
挂在那里，走到哪里，都是参透悲欢的他最好的人生归
宿。真是好一个“秭归秭归，之子不归”。

两千多年之后，我沿着江水逆流而行，诵读着他的
《离骚》《橘颂》，到这里寻访他未曾离开过的魂灵。前
往宜昌的途中，我头脑里率先蹦出来的就是这位叫屈
原的诗人，生成画像的是这座被水淹没后脱水而生的
秭归县城。这是他的出生地，而他把生命的归宿终结
在蓝墨水的上游汨罗江。汨罗江的水汇入洞庭，洞庭
湖的水汇入长江。那也是我的故乡所在地。水所连接
的，是这位伟大诗人的生死之地。我更愿意把他看作
江中的一滴水，他的生和死，早已变成了水的传说。他
把生命交付于水，也是交给了永恒的时间。这是一个
人一生最高的礼遇。诗人余光中曾经替一滴水发出呐
喊：“历史的遗恨，用诗来补偿；烈士的劫火，用水来安
慰。”

江河是水滴最好的归宿。这滴水，是透明的，又是
缤纷多彩的；是饱满的，又长满时间的褶皱；是凝固在
天地之间被观瞻膜拜的，又是汇成江水奔腾逝者如斯
夫的。

千百年来，民众的情感投向了这个人，也就投向了
这个地方。这是宜昌的福气。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牢
不可破地黏合在一起，从此有了无比深广的纠缠、发
酵。数着石阶，迈步向上，我坐在屈原祠里的一棵桂花
树下，淡黄的花蕾悄悄泄露他生前的秘密。他跟着水
一起朝我们走来，发散着植物和湿地的气息。如果说，
宜昌在时光的深处谱写着一支庞大、丰繁的交响曲，屈
原就是那个长长前奏中开喉独唱序曲部分的人。他的
歌声里有悲愤、有忧伤，更多的是诗和思。我们看到的
水上涟漪，是他纵身一跳的见证。他的出走，是对那个
国的忠贞，是对那片土地的赤诚。他无可取代地成了
中华文化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夕阳西下，在屈原祠敬送出那盆高大摇曳的兰草
后，我们一行人坐在木鱼岛的临水草地上，看着近在咫
尺的三峡大坝。水库里有人拖着“跟屁虫”（救生浮球）
在游泳，水波上落下斜阳，跃动的光在耀眼地欢叫。高
峡出平湖，远处两岸山势耸峙，近处静水流深，当惊世
界殊。我默然不语，就愿意坐在草地上，看着水从这里
走远。他和那个纷乱的时代，也是从这里走远的。但
我们已难真切地体会到气吞声悲，大哀其伤，山水自然
消解了它，时间也抚平了它。

是啊，水来到这里，也从这里走得更远。远游的人
要归返了，从秭归回宜昌城的路上，几杯低度果酒让人
沉醉。酒名有意思——小城故事，是本地盛产的柑橘
酿制而成。当年在楚国遍地栽植的柑橘，和他留下的
反复传诵的诗文，被人们在唇舌之间无穷地品味着。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浑然不觉，于我仿佛就是一次闭眼
睁眼的漫游。也不见他在梦里与我交谈，也许他有关
生命寓言的所有交代都在这不会死去的江水之中，且
早向世人宣示。

归去来，我似乎有了一条通往宜昌的秘密路径，不
借助交通工具，也不在现实和虚构中，而是通过水的流
动，通过楚辞的壮怀激烈而抵达。

还是回到被记住的那个看见“雪山”的夜晚，穿过
宜昌城的长江，成了一条发光的江河。有人在岸上独
自歌唱“南方与水流”，有人在石缝中举着灯火寻找生
活惊喜，有人在齐膝深的浅水里发出嬉戏的欢呼，独有
白天卧在夜晚的水流之上安睡。我突然从脑海中冒出
一句不能称其为诗的话：波纹散开却不消失，世界是从
有水的地方走远的。

多少年过去，宜昌这座长江边发光的城市，水从这
里走远的城市，依然会发出淋漓的呼吸。

送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送花
的人，以花传情达意，就有了一些别
样的意趣在。花有花语，送花的人借
大家都认同的花语，表达自己想要表
达的情意，比直白地说出来，要委婉
含蓄很多。至少可以看出来，送花的
人是用了心思的。别人收到花，捧在
手里，看花嗅花时，心里会思忖一会
儿，然后开心或是会心地一笑。在花
一送一收间，传递着一种美好的心
意，多好。

我收到过花，也给人送过花。少
年时，我收到过栀子花，也送出过栀
子花。栀子花，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花。

上小学时，学校东面有一缓坡，
坡下有一户人家，青砖黛瓦的房子，
很古旧。他们家屋后有一片檫木林，
房前有桃树、李树、梨树、棠梨和柿子
树，院子里还有两株大栀子花。

端午时节，栀子花开了，碧绿的
叶，雪白的花，远远地看着，特别惹
眼。下课后，我们常跑到院子外面张
望，想去摘花，又不敢。院子里坐着
一位老奶奶呢。老奶奶花白的头发，
在脑后梳成一个髻，鬓发理得一丝不
乱。老奶奶经常穿着蓝布对襟的上
衣、黑棉绸长裤，裹着的小脚上穿一
双黑布面的绣花鞋，看上去很慈祥，
也很清爽。老奶奶看见我们围在院
外，叽叽喳喳，并不愠怒，总会微笑着
从屋里拿出一个大白瓷盘子来，摘一
大盘栀子花，然后分给我们每人一
朵。我把那朵栀子花别在衣襟上，嗅
着花香，心里总是美美的。

长大后才知道，那位送我们栀子
花的老奶奶，还是我家的一位远房亲
戚，和我太奶奶同辈。隔了这么多
年，想起送我栀子花的老奶奶，仍觉
得格外的亲切，仿佛还能嗅到那朵栀
子的花香。

后来，我家的后院里也栽了一棵
栀子花树，花开时节，将开未开的花
苞就被摘下来，分送给了邻居们。
那些花苞，被邻居放在瓷碗里，用清
水养着，搁在窗口，或是堂屋的长条桌
上。小小的农家，便溢满了栀子花香。

送花的人，自古多有，而送花，送
出仪式感的，要数南北朝时的陆凯，
他在《赠范晔诗》中写道：“折花逢驿
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
一枝春。”陆凯真是性情中人，可爱得
像他将要寄出的那枝梅花一样，春
风和煦。在春天里，那枝梅花，温暖
了远在陇山的朋友，也温暖了自
己。朋友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
定会看见，远在江南的那一树梅花
开了，看见站在梅花旁正要折梅以
寄的友人，如春风一笑，多好。可一
枝梅花，又怎堪远寄？而一纸深情，
却已在春天悄然出发，随着浩荡春
风，催开了陇山的梅花。梅花开了，
开出了一树远隔千里的深情。

我怜惜那一枝没有赠出的梅
花，却又无端地心生欢喜，说不上的
缘由。我喜欢开在那枝梅花上的春
天，有古意，有深意，也有新意。喜
欢陆凯那枝无法寄出的梅花和寄托
在那枝梅花上的深情款款，一如梅
花，在春之初，开得那么唯美，它开
在了江南，开到了陇山，也穿越千年
时光，开在了我们重读这首诗的片片
春光里。

送花，送出大欢喜的，该是杨凝
式的朋友。他送杨凝式以韭花，也可
能是韭花酱，杨凝式见了，一高兴，写
下了：“昼寝乍兴，輖饥正甚，忽蒙简
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
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珍羞，
充腹之馀。铭肌载切，谨修状陈谢，
伏惟鉴察。谨状。七月十一日，状。”
一纸《韭花帖》，古往今来，曾令多少
人为之倾倒，而我却独爱其中文字和
文字里人性的可爱，更可爱的，是那
位送韭花或韭花酱的人。

秋风起，正是北方人贴秋膘的时
候，烤出来肥嫩的羊肉，佐以韭花齑，
应是此时至味，难怪杨凝式在“充腹
之馀。铭肌载切”之时，欣然提笔，写
下《韭花帖》，在字里行间，我仿佛看见
那位满意而欢喜的杨凝式。

送花的人，是浪漫而又可爱的。
他们送出的，有情，有义，还有几分牵
挂和许多意想不到的欢喜。

我母亲姓冯。除此之外，我对冯家所知甚
少。小时候无意听到母亲和外婆的言谈，隐约知
道外公是“老四”。后来长大了，才想明白，伯仲
叔季，外公应该是曾外祖父的第四个儿子。

外公叫冯季扬。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
母亲让我给外公去汇钱，我把外公的名字写错
了，把“扬”写成了“杨”，外公写信给母亲，指出了
我的错误。这就是我和我的外公，唯一的一次，
间接的联系。

后来我的外公去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
的外公，也没有和他通过信，不知道他除姓名外
的任何信息。

我只知道，外公住在江苏南通市中学堂街2
号。在外婆和母亲的口中，那是一间“朝北”的小
屋。那个小屋，似乎离我很远，远得和我的人生
似乎没有任何的牵连，但是它却始终在我的心底
深处埋藏着。

关于我外公冯季扬，我只能在他去世以后，
用想象去想象他的一辈子。

时间到了 1989 年，在我母亲去世后的第三
年，我和父亲以及两个舅舅冯大年冯栋年，一起
到了中学堂街，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冯家，走进了
母亲的冯氏家族。

我终于看到了那间“朝北”的小屋，我的想象
开始有了附着点。

那一次我还去了我的堂舅冯杨年家，看到一
块石碑，杨年舅舅说，这是在冯氏的祖坟上得到
的。石碑上写着：冯氏西宗十八代哲庐燕京大学
地理教授。

冯哲庐是我外公的父亲。
母亲的冯家，终于在母亲去世后，在我三十

而立之后，渐渐地向我敞开了大门，以后我会慢
慢地走进去，我将会看到“迁通西宗冯氏”的面貌
和风采，我将与冯氏祖先相遇在新的时代，我将
会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个家族深厚的文化滋养和
熏陶。

在后来的一些岁月中，我曾经写了与我的外
公、外婆、母亲有关的文章，不过那时候，我并不
知道这样的旧的文字在后来还会有新的故事。

几年前，经朋友介绍，我和南通的一位作家
冯明女士结识，互加了微信，因为都是写作的人，
自然会有共同语言，我们互相欣赏对方的文章，
偶尔也说说家长里短，说说共同的朋友。因为她
和我母亲同一个姓，似乎天生就有一种亲热的感
觉。

2024年7月14日，冯明女士发来一条微信，
语气有点激动，她告诉我，因为读到一篇介绍我
的文章，才知道我母亲的冯姓和她的冯姓是一
家。

此后的两三个月中，我们互相通了许多信件
信息，她给我提供了许多冯家的故事和人物，我
则把我所知不多的也告知她，我们互通有无，逐
渐拨开历史的迷雾，先辈的形象也逐渐明晰起
来。当然，其中也有数次搞错了的，在纠错的过
程中，我们一点一点地靠近了我们的前辈，也更
增加了我们走向历史深处的积极性。

到了2024年10月10日，距离我第一次回到
中学堂街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中学堂街的老宅已经
不再，我们几个来自南京杭州苏州的未曾在南通
生活过的冯氏后人，和居住南通的冯氏亲眷，相
聚在南通文峰饭店，由王其康老师，一位博古通
今、古道热肠的“南通通”，给我们讲述冯氏西宗
的由来。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听到了冯鸾这个
名字。

冯氏冯鸾一支，明代由金沙迁通，称“冯氏西
宗”，至今已有二十几代。因有数人在晚清时功
名联捷，为此在巷内宅前竖了旗杆，冯旗杆巷由
此得名至今。此外，在南通城区各处，还有习家
井、中学堂街、丁古角、畚箕营、大树巷等街巷，居
住着冯氏一代又一代。

几百年来，冯氏西宗出现了冯鸾、冯云鹏、冯
云鹓、冯燨、冯雄、冯衍等许多杰出人物，有多人
进入了南通市群英馆。

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对于南通就有着
浓郁的亲情感，走在大街上，在公交车上，甚至在
任何地方，只要听到有南通口音，都会引起一种
特殊的亲切的情感的涟漪，在人生的旅途中，只
要碰到南通人，我就会对他们说，我也是南通
人。

我的表妹（舅舅的女儿）的孩子小名就叫
“通通”，我儿子小的时候，曾经从老家具的抽屉
里翻到过我母亲一直保存着的南通女师的作文
本……血浓于水，血缘是割不断的，哪怕曾经几
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未曾接触，亲情是一直在
的。

那天我们去了冯旗杆巷，这是一条细细长长
的旧了的巷子，但是在旧的气息中分明有着时代
的整洁新鲜感，在巷子的23号斑驳褪色的朱漆大
门外左侧墙上，悬挂着一块标牌，记载：冯旗杆巷
民居建于清末民初，建筑采用传统一进三堂式布
局，最后一进为二层……

房屋早已经腾空，我们踩着先辈们已经湮灭
却仿佛清晰可见的足印，一进一进地，一间一间
地穿过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和他们相遇、
交谈，共享一个精神世界。

明晃晃的太阳照着老宅，我们这些后来人，
都在老宅的地下留下了身影，留下了声音，留下
了无尽的思绪。

在这里，我们触摸到一个家族跨越数百年的
传承密码，从历史的长河里了解长辈的精神操守
和文脉风貌。

那一天王其康老师一路拍摄视频，后来王老
师告诉我，这个视频的点击量三天不到就过万
了，超过了他所做的所有的视频。

是的，这里有亲情，有血缘，有乡愁，有游子
的梦想。

我们都想回家去，这不是专属于哪一个个人
的情感，这是天下人共有的意愿，所以，一个回家
的小视频，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处处有知音，时
时有共鸣，思念永远在相同的地方。

2024 年 12 月 31 日，冯明给我发信：经过多
年努力，昨天南通市崇川区文旅局，终于将“南
通冯氏西宗旧宅”的牌子，正式挂于南通冯旗杆
巷23 号大门，今后，冯氏西宗的后人，有家可寻
了。

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共同搭建的家
族联系，那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新近退休，将办公室书柜里的书籍、报刊和荣誉证
书一股脑儿搬回家，与家中原有的藏书等合二为一。
面对那堆积如山的物品，我不得不狠下心来，舍弃那些
内容陈旧、数量冗余且价值不大的，好让拥挤不堪的书
柜得以“喘口气”。

其实，不仅是书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
“舍”与“得”的抉择。手机、电脑中的“随手拍”照片、各
类文档、聊天记录，还有那些繁杂无用的信息和文件，
如同杂乱无章的思绪，占据着宝贵的内存空间。衣柜
里过时的衣服、稚孙玩具柜中破损或玩腻的玩具，也需
经常性“精兵简政”，除旧纳新。否则，它们的“内存”就
会亮起“红灯”，让生活空间变得杂乱无章，也让我们的
内心被这些冗余之物所填满。

舍与得，相互依存，宛如阴阳两极，此消彼长。世
人皆对“得”充满渴望，渴望得到财富、名誉、地位，渴
望收获情感、健康、幸福。然而，有得必有舍，这是不
可违背的人生定律。舍不得“舍”，就难以有“得”；若
想有“得”，就必须付出努力，学会“断舍离”，勇敢地
去“舍”。不付出、不愿“舍”而企图靠投机取巧去

“得”，最终必将受到道德的谴责、良心的拷问，甚至法
律的严惩。

“得”建立在“舍”的基础之上，但要真正如愿以偿，
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舍得“舍”不一定有“得”，但舍
不得“舍”则必定不会有“得”。有句俗语说得好，“枪王
是子弹喂成的”。虽说并非所有的枪手都能成为百发
百中的枪王，但那些舍不得消耗子弹、平日里不愿进行
高强度训练的枪手，绝无可能成为令人敬仰的枪王。

同样的道理，在体育赛场上，那些在奥运会上争金
夺银的运动员们，如郑钦文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网球
女子单打比赛中之所以能摘得金牌，正是源于她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

舍弃了许多休闲娱乐和与家人团聚的时光。而那些企
图靠服用兴奋剂、投机取巧来提高运动成绩、夺取奖牌
的人，他们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体育精神，最终也只能落
得一个一无所有、为天下人所唾弃的可悲下场。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但“舍”要“舍”得其所，“舍”得有价值。如老英雄黄盖，
在赤壁之战前夕，心甘情愿地挨了周瑜一顿打，以苦
肉计换取了曹操的信任，诈降成功，为周瑜赢得赤壁
之战立下汗马功劳。黄盖的“舍”无疑是值得的。还
有李大钊、方志敏、秋瑾、夏明翰等仁人志士，为了正
义的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
命。这样的“舍”，无疑是崇高、伟大且令人永远铭记
与敬仰的。

然而，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而去“舍”，即便有所
“得”，也难免会让人觉得不光彩；倘若舍了“孩子”，不
仅没套到“狼”，反被“狼”所伤，就更得不偿失了。南宋
时期，有一人为讨好秦桧，在秦桧别墅落成之际，特意
送去一卷尺寸与其客厅分毫不差的地毯。本以为能借
此博得秦桧欢心，可秦桧却因这人太精于钻营，而让亲
信秘密将其处死。此人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得”，实
在令人唏嘘。

“得”有“鱼”和“熊掌”之分，有“利”与“义”之别。
“得”要“得”得合理，“得”得光明磊落。诚如清康熙年
间江苏巡抚张伯行所言：“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
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可在社会生活中，一些贪官污
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结果付出了个人前途、家庭幸
福、人身自由甚至身家性命的惨痛代价。究其根源，正
是因为他们“得”得不合理、不光明磊落所致。

当今社会，诱惑无处不在。我们更应时刻牢记“舍
得”之道，在“舍”与“得”的抉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
出正确的选择，书写属于自己的无悔人生。

将军山访将军不遇

如果访到将军
我要采访他战争和流血的事
跟他讨论战壕、炮弹、硝烟、枪声
讨论野草的苦涩，风雪的寒凉
还找一找金震烈士的头颅
我要到将军洞去
看看洞内的石床、流泉和灰烬

我在将军山上走个遍
看来访问将军难以实现
我来晚了，将军已走远
留下山头，留下将军洞
留下山花，留下柿树
山上人去山寂，枪声变成鸟声
我来到山顶，向云层望去
看不见的高处
有隐隐约约的将军脚步声

新洲之“洲”

新洲的新应该叫古
洲是绿色、水乡、河柳，加上桥梁和辽
阔
它就古色古香
有风，就莺歌燕舞

隋唐时干旱，洲无水，百姓肤色蜡黄
城池、城门、城墙、惊堂木、海棠桥、唐
诗、长安来客
洲即州，叫黄州，刺史叫杜牧
如果这一切回首，我就是杜牧的书童

海棠桥何在，辽阔还在
洲上多水，古州河滩已成落霞和牛群
放牧的新洲

新洲之水

这是多水之乡
三河：倒水、举水、沙河
平向流行
我把它们写成笔画
一河，就是一个长点
三点自北而南，自左而右
流向南端，南端
再划上一条粗线
从左到右，就是长江
长江之旁，还有两个大湖
一曰涨渡，一曰武湖
我把它们移位
艺术性圈划，成江旁两个小点
这样，新洲之水
就成一个“兴”字

水从这里走远
□沈念

送花的人
□章铜胜

“舍”与“得”
□刘家云

回家
□范小青

新洲之“洲”
□王腊波

长江三峡（国画） 施江城 作


